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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C07

“行走烟台”是本报
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
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
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
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
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
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
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
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
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
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967066
投稿邮箱：qlwbmxs

@vip. 163 .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

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
大厦1605室 毛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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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模仿吆喝声

丹桂粉肠不做“夹生传统”
马惠亭眼中的传统味道，就是天天引得你肚里馋虫咕咕叫

昆嵛山上“姑娘追”

□毛贤君

上世纪50年代初，小城烟台物
阜民丰，大街小巷手推肩挑的小
贩，南腔北调，各具特色的吆喝声，
给小城增添了生活情趣。我们这些
半庄小子(老烟台人对10岁左右男
孩的昵称)满街疯跑。正是七岁八
岁，不当狗意的时候，恶意模仿形
形色色的吆喝声成了孩子们的一
大乐趣。

那时，新世界商场二楼顶上
的平台(已拆，原址在烟台民俗博
物馆东侧停车场 )是孩子们的乐

园，我们常在次捉迷藏和过家
家。许多人在此看拉洋片，一个
箱状上凹下凸型木柜，里面盛着
可移动的画片。箱子前面有四个
小孔，各镶一块放大镜片，观众
坐在长条板凳上，趴在小孔上观
看。箱旁一个约有 6 0 岁的老年
人，一手换着画片，一手扯绳打
着又是锣又连着鼓的特制乐器，
一边拖腔拉掉地吆喝：“……一
片一片又一片，你往里瞧来往里
观，那片是高老庄猪八戒招亲背
媳妇呦，这片是唐僧取经到西
天……”然后打一段锣鼓，休息

一下嗓子。每当一帮观众从凳子
上离去，我们这帮孩子总愿钻头
觅缝，探头探脑趴在放大镜上看
洋片，当然是无敌牌牙刷子———
一毛不拔。这老人很小气，非常
膈应 (老烟台方言，讨厌 )我们这
帮娃娃，常说去！去！去，小毛孩
子上一边玩去！天长日久，我们
就摹放他的声音吆喝：“……一
片一片又一片，王八往里瞧来王
八 往 里 观 ，你 爹 我 来 拉 洋 片
哪！……”老人骂我们，我们就骂
他，他来撵我们，我们早一哄而
散，跑得无影无踪。

朝阳街一带，是小贩沿街叫卖
集中之地，也是顽童大显身手的地
方。一位老人推着一辆铁制的两个
轮子的平板车，一边走一边抑扬顿
挫地喊：“发卖草纸！”我们就惟妙
惟肖地摹放他的腔调喊：“我会屙
屎！”背着冰棍箱的中年人边走边
喊：“嗷冰棍，清凉败火的冰棍！”我
们就在他身后喊：“嗷冰棍，又臭又
辣冒热气！”自然招来一阵责骂声，
我们一下跑进朝阳街东侧西侧小
胡同，一边回头望，一边心里像揣
着15只水桶七上八下，生怕被我们
模仿的人追上来，揍我们一顿。

□扈刚

游昆嵛山是公司十周年
庆典的压轴戏，我这个入盟不
足俩月的新员工乐在其中自
不待言。在九龙池，因有一人
落伍，耽搁了一点时间。虚惊
一场之后，大家游兴不减。

爬高高的泰礴顶，要六七
里路程，公司搞竞赛。我自觉
人到中年，无心争先，想随大
溜儿。时将近午，周身燥热，汗
流不止，爬山也真难。有些人
爬着爬着就坐下来，坚守树荫
了。我和竞赛组织者秘书小董
结伴爬到三分之一路程，也要
寻个风凉地喘喘。回头往下
看，乖乖，身后跟着的小伙子
啥时换成个姑娘？这女孩是运
作部新来的小郭。真难想象陡
峭的山势、窄窄的石阶于她无
阻，她竟如此轻松地爬山———
边听音乐边哼歌边观风景，足
下生风。

瞄着小郭，我和小董一气
紧跟，脚下加劲。有时是一步
俩台阶，可还是难以超越这个
娇小的姑娘。于是，我开始公
关，我说：“小郭你总得为全公
司男士的尊严考虑考虑吧。”
她笑道：“好，给你们留点面
子。”她一让贤，我和小董就立
刻当仁不让。可跑在前头，更
觉紧张，因为小郭紧追不舍，
我俩唯恐她食言，只好加快脚
步。这有点像新疆哈萨克的马
上运动“姑娘追”，我俩虽胯下
无马身后无鞭，亦觉芒刺在
背，不得不奋力向前。

瞧吧，小董提着奖品和一大
包扑克首先冲上泰礴顶，我则硬
充好汉获得第一。人说敢拼才会
赢，有个姑娘一路追赶着，懒汉
也会赢。这是我的经验。

我和小董一人拄一根枯
树枝，边下山边解嘲地吟“战

地黄花分外香，姑娘追着不好
玩”。

□本报记者 于涛 孙淑玉

老烟台曾有专门挑
箱卖烧肉等熟食的手艺
人一条街，它就是位于
现在天天渔港后身的丹
桂街。马惠亭的粉肠之
所以叫“丹桂粉肠”，正
是为了纪念这条让他记
忆犹新的街道。

粉肠好吃

关键在粉团
每天早上四五点，马惠亭就

得起来忙活进货，之后他会到文
化路和红利市场以及大润发去
转转。目前他只开了三家店，因
为怕砸了自家招牌，马惠亭暂时
没有设加盟店的打算。今年他打
算再去青岛开家分店，但材料依
旧要经他调配好之后再送过去。

粉肠的制作过程是一个细
活，所以每天工作人员早上7点
半就会来到店里。按照老板的指
示，他们将准备好的肉馅洗净煨
制，然后灌制进肠衣里，最后上
文火烧制半小时才能出锅。烧制
粉肠的锅有大有小，小锅能做20

斤粉肠，而大锅能做30斤。尽管
如此，有时候还会出现供不应求
的情况，马惠亭就要去其他的店
调取粉肠进行周转。目前，他的
三家店一天光是粉肠就能卖出
四五百斤。

“很多粉肠里面加了添加
剂，但是我的不加，因为添加剂
会影响口感。”谈到丹桂粉肠好
吃的原因，马惠亭说，丹桂粉肠
用的都是平常的调料，只不过是
调料的搭配让它的口味变得特
别起来。“你看我的粉肠颜色，跟
其他的粉肠不大一样。”从外观
上看，丹桂粉肠呈乳白色，因为
肠衣本身透明，所以这是肉馅和
粉团的颜色。

粉肠其实原本不是本土食
品，最早引入烟台时并不很受烟
台人的青睐。后来烟台的一些老
师傅将它的材料改良之后，做成
了更符合本地人口味的粉肠，这
才流行起来。粉肠要好吃，最关
键的地方当然在于粉团的质量
和多寡，在文化路丹桂粉肠店前
排队买粉肠的顾客，其中很多都
是因为觉得马惠亭的粉肠“有种
老烟台粉肠的味道”。

丹桂粉肠一出锅，立刻就围满了前来购买的市民。 记者 于涛 摄

不怕好一世 就怕坏一时

为了做出以前老粉肠的味
道，马惠亭就得保证每一锅粉肠
都是真材实料，因为“老辈儿可
没有添加剂和病猪肉死猪肉啥
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肉和粉
团的比例以及煨制时的火候和
时间等说不清道不明的制作经
验。“这些不大容易让外行人领
会，你们就把这些当做我的秘方
吧！”马惠亭笑着说。

虽然不加添加剂给丹桂粉
肠的制作保存带来了麻烦，尤其
温度较高的时候粉肠很容易就
熟过了头，但马惠亭依然坚持口
味至上的原则。他每天都要去店
里转转，发现粉肠不合格就立刻

扔掉，最多的时候甚至整锅整锅
扔。“说吃也能吃，但是味道肯定
比好的差点。干我们这行，不怕
好一世就怕坏一时，老百姓一次
尝出味不正了，下次就不来买你
的东西。”

自称自己“嘴刁”的马惠亭很
能理解老百姓对于味道的追求。

“因为我以前是搞食品生意的，所
以对口味的标准可以说是高于一
般人的。”一开始，他是替别人卖食
品，可是不满足于此的他觉得自己
应该也能做出令自己满意的食品
来。

马惠亭实际上是个很有趣的
人，虽然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内向、

踏实、爱琢磨”，但从谈话中可以看
出，其实他的内心有种“不安定”，
而正是这种不安定让他决定“做出
自己的味道”。“我的祖上就是做熟
食的，而且在我们家有一本‘秘
籍’。”这本秘籍写满马惠亭祖上关
于熟食的丰富制作经验。但是光靠
理论，没有实践也是行不通的。

于是他放下了手头已经很稳
定的工作，去北京和上海的肉研中
心学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
候，四处学习的他一个周就要花上
三四千块钱。“当时家人也没有说
反对，也没有说支持，也就我的老
母亲比较看好我。”提起当时家里
人的反应，他笑着说。

用新手艺做传统味道

经过一番研究，马惠亭最终决
定避开在烟台已经成型的烧肉市
场，而是选择另辟蹊径，投入当时
在烟台市场上良莠不齐的粉肠行
业。“当时在烟台市场上，正宗的粉
肠可以说已经消失了。我如果能重
新唤起烟台人对粉肠的记忆，就能
打开市场。”

马惠亭最欣赏的歌手是斯琴
格日乐，他对她的评价是：“虽然都
是翻唱的歌曲，但是人家就是唱的
跟别人翻唱的不一样。”在和记者
的对话中，他反复提起这件事来表

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寻回传统味
道可以，但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
在里面。

“干传统手艺其实挺不容易，
有人既想做传统食物，又想紧跟现
代人口味，最后做出了不成熟的传
统，这种传统就是‘夹生’。”为了避
免“夹生传统”的出现，马惠亭又反
复研究了多次，直到做出令他满意
的粉肠后，还要再请周围的朋友和
老顾客尝尝味道，得到大多数人好
评后才拿出来卖。直到现在，每当
他研究出一种新食品时，还保持着

这种习惯。
粉肠成功诞生后，就到了给它

起一个响亮名字的时候了。马惠亭
这时很自然地想起，当初老辈人给
他描述的一条街。而在马惠亭的描
述里，有这么美好的光景：在正午
的阳光下，货郎的吆喝声与刚从木
箱里拿出的熟食上冒出的白汽儿
混在一处，在整条街上肆无忌惮乱
窜，引得人肚里的馋虫咕咕直叫。
这种对食物最真的垂涎跨越百年，
至今绕梁不散。那条街的名字，就
叫丹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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